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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嘴
八舌
小 臻

聖
誕
節
期
間
做
義
工
，
赴
台
灣
參
與
香
港
及
台
灣

小
學
生
互
相
交
流
活
動
，
是
台
灣
九
合
一
選
舉
國
民

黨
慘
敗
後
首
度
到
台
灣
，
刻
意
留
意
一
下
當
地
打
工

仔
的
反
應
，
捷
運
站
內
、
街
上
市
民
表
情
，
看
不
出

有
異
樣
，
問
熟
人
國
民
黨
慘
敗
你
們
感
覺
如
何
？
對

你
們
有
影
響
嗎
？
打
工
年
輕
一
些
的
都
說
沒
甚
麼
呀
，
大

概
打
工
的
始
終
沒
有
政
商
界
人
士
那
麼
受
貼
身
影
響
，
在

民
進
黨
主
導
的
機
關
工
作
的
政
府
官
員
當
然
會
有
影
響
，

其
實
做
生
意
做
官
都
需
要
人
脈
關
係
的
，
需
要
建
立
互

信
；
一
朝
天
子
一
朝
臣
，
當
一
切
需
要
重
新
適
應
，
一
定

會
出
現
拖
慢
進
度
，
這
就
是
點
解
生
意
人
怕
政
局
亂
。

街
上
市
民
無
異
樣
，
電
視
上
睇
到
傳
媒
就
很
有
異
樣
了
，

又
應
驗
了
那
句
一
沉
百
踩
，
傳
媒
在
公
審
國
民
黨
和
馬
英

九
，
大
大
小
小
的
評
論
員
議
政
人
士
、
議
員
人
人
都
在
數
落

國
民
黨
如
何
如
何
，
馬
英
九
如
何
如
何
，
如
狼
似
虎
想
吞
噬

對
手
，
周
玉
蔻
連
日
在
電
視
上
指
控﹁
馬
英
九
收
取
頂
新
集

團
二
億
政
治
獻
金﹂
，
說
從
前﹁
國
安﹂
官
員
口
中
聽
到

的
，
掌
握﹁
秘
密
證
人﹂
，
不
斷
要
求
馬
英
九
出
面
對
質
，

而
且
更
加
說
如
有
冤
枉
馬
願
意
坐
牢
，
其
他
人
七
嘴
八
舌
和

應
，
嘩
！
真
的
很
誇
張
，
你
指
控
人
你
就
提
證
據
，
點
解
要

陪
你
在
電
視
上
罵
街
，
又
是
媒
體
人
自
我
膨
脹
。
結
果
被
影

射
的
前﹁
國
安
會﹂
副
秘
書
長
張
榮
豐
出
面
還
原
過
程
，
證

實
周
玉
蔻
確
實
曾
邀
他
出
庭
擔
任
秘
密
證
人
，
但
明
確
澄
清
他
並
未
指

控
國
民
黨
收
受
頂
新
兩
億
元
政
治
獻
金
。
而
馬
英
九
將
以
個
人
身
份
對

周
玉
蔻
提
起
刑
事
和
民
事
告
訴
並
要
求
周
公
開
道
歉
。
最
終
如
何
呢
，

已
屬
後
話
，
馬
英
九
被
抹
黑
誣
衊
，
名
譽
上
的
損
害
已
造
成
，
賠
錢
也

補
償
不
了
；
難
怪
人
們
都
說
政
治
是
醜
惡
和
黑
暗
，
政
治
本
是
眾
人
之

事
卻
變
成
了
醜
惡
，
那
是
誰
的
錯
？

愈
來
愈
明
白
香
港
人
有
句
口
頭
襌
，
輸
人
唔
好
輸
陣
是
有
道
理
，

做
領
導
要
強
勢
，
不
強
勢
就
被
人
踩
到
上
心
口
。
國
民
黨
人
都
明
白

不
齊
心
、
不
團
結
就
隨
時
被
人
吞
噬
，
所
以
雖
然
國
民
黨
縣
市
長
選

舉
大
敗
，
全
台
二
十
二
縣
市
只
拿
到
六
席
縣
市
長
，
但
縣
市
議
會
正

副
議
長
選
舉
卻
大
勝
，
當
選
正
副
議
長
多
達
三
十
二
席
；
六
都
議
會

拿
下
五
席
議
長
，
在
綠
營
勢
力
佔
優
的
台
南
議
長
都
落
在
國
民
黨

手
，
只
有
高
雄
市
沒
拿
下
，
算
是
扳
回
一
城
。
有
人
形
容
此
前﹁
翻

手
為
綠﹂
，
此
時﹁
覆
手
為
藍﹂
了
。
意
味
了
慘
敗
的
教
訓
對
國
民

黨
人
帶
來
了
警
醒
與
振
作
，
九
合
一
選
舉
結
果
反
映
國
民
黨
是
輸
給

自
己
，
其
實
這
段
時
間
民
進
黨
根
本
沒
建
功
，
台
灣
經
濟
向
好
屬
國

民
黨
馬
英
九
的
功
勞
，
如
果
要
彈
的
只
是
國
民
黨
應
對
危
機
處
理
做

得
差
，
議
事
政
策
落
實
不
夠
果
斷
。
民
進
黨
能
勝
出
是
國
民
黨
策
略

問
題
，
台
中
輸
因
胡
志
強
做
太
久
，
人
們
要
新
鮮
感
，
國
民
黨
為
何

沒
有
推
接
班
人
？
連
勝
文
早
點
參
與
社
會
上
活
動
表
現
其
能
力
，
選

舉
未
必
輸
，
台
北
輸
是
柯
文
哲
聰
明
，
知
道
台
北
人
開
始
討
厭
黨

爭
，
不
戴
民
進
黨
這
帽
。
部
分
台
灣
人
認
同
政
黨
輪
替
有
助
社
會
進

步
，
他
們
沒
有
將
自
己
定
於
藍
綠
，
這
樣
也
好
，
有
理
性
一
群
在
發

揮
平
衡
作
用
。

在
台
當
天
剛
巧
是
台
北
市
長
柯
文
哲
新
官
上
任
，
電
視
台
追
訪
，
柯

文
哲
接
受
訪
問
表
明
會
做
到
無
情
無
義
，
免
除
大
部
分
社
交
應
酬
；
作

風
講
實
用
及
效
率
，
辦
公
室
不
要
任
何
裝
飾
，
原
有
的
統
統
清
除
；
開

會
沒
有
贅
詞
，
直
接
下
令
。
取
消101

元
旦
放
煙
火
；
將
市
府
公
務
員

的
下
午
休
息
時
間
取
消
，
檢
討
加
班
費
，
交
通
補
助
政
策
，
市
府
公
務

員
不
再
是
優
差
。

特
別
講
求
高
效
率
，
相
信
是
醫
生
職
業
訓
練
出
來
的
，
俗
話
說
救

人
如
救
火
，
做
事
快
速
，
處
理
問
題
雷
厲
風
行
，
對
提
升
政
府
管
理

能
力
是
好
事
，
只
是
需
要
其
他
人
配
合
，
不
知
有
誰
願
意
跟
你
一
齊

打
拚
，
身
邊
的
人
能
否
跟
上
你
的
步
伐
，
承
受
你
給
的
壓
力
，
結
果

府
內
秘
書
在
他
上
任
後
不
到
一
天
就
離
職
，
因
柯
不
滿
會
議
紀
錄
須

耗
時
二
天
才
完
成
。

柯
文
哲
在
極
速﹁
修
理﹂
台
北
市
，
拆
除
忠
孝
西
路
公
車
專
用

道
；
要
拆
除
二
百
廿
六
戶
頂
樓
違
建
，
直
言
有
公
安
疑
慮
的
違
建
不

能
強
拆
乃
政
府
實
在﹁
太
丟
臉﹂
，
政
府
不
能
沒
有
公
權
力
，
但
執

行
公
權
力
的
同
時
要
不
違
法
。
在
台
灣
的
政
治
環
境
之
下
，
有
個
敢

於
不
事
事
講
求
民
意
，
勇
於﹁
動
刀﹂
的
人
也
可
能
是
好
事
。
是
否

值
得
香
港
借
鏡
呢
？

勇於「動刀」的人

婚
姻
如
今
變
得
愈
來
愈
不
可
琢
磨
了
。
這
個
曾
經
令

中
國
人
傲
視
宇
內
的
超
穩
態
結
構
，
彷
彿
有
日
漸
脆
弱

之
趨
勢
。
和
國
際
形
勢
吻
合
，
烏
克
蘭
當
年
和
俄
羅
斯

離
了
婚
，
現
在
克
里
米
亞
又
在
和
烏
克
蘭
鬧
離
婚
，
我

都
替
他
們
彆
扭
。

一
天
，
一
撥
離
了
婚
和
沒
有
離
婚
的
哥
們
姐
們
，
聚
在
酒

吧
閒
論
婚
姻
。
大
致
結
論
是
，
婚
姻
結
構
開
始
步
入﹁
獨
聯

體
時
代﹂
。

朋
友
中
，
老
鶴
新
近
走
出
圍
城
，
一
向
豪
放
的
詩
人
，
情

緒
有
些
低
落
。
他
是
在
大
學
讀
研
究
生
時
，
把
窈
窕
系
花

﹁
騙﹂
到
手
的
。
其
後
兩
人
如
膠
似
漆
，
十
年
馬
拉
松
，
又

誕
下
小
鶴
。
其
妻
阿
青
，
風
風
火
火
，
爽
快
不
下
鬚
眉
。
小

鶴
早
慧
，
與
爹
媽
相
處
如
友
。
整
個
一
當
代
模
範
圍
城
。

說
到﹁
圍
城﹂
，
便
想
錢
老
爺
子
那
本
書
着
實
害
死
不
少

人
，
有
文
化
的
沒
文
化
的
，
遇
到
家
庭
出
了
問
題
，
就
想
起

那
條
似
是
而
非
的
定
律
。

老
鶴
阿
青
的
幸
福
生
活
終
於
沒
有
違
反
定
律
。
老
鶴
站
在

城
牆
上
，
手
搭
涼
棚
向
外
一
望
，
但
見﹁
戰
地
黃
花
分
外

香﹂
。
於
是
城
門
無
可
迴
避
地
失
守
，
實
際
上
是
主
動
放
棄
。

老
鶴
重
新
自
由
了
，
但
自
由
的
老
鶴
仍
不
快
樂
，
時
常
都
要
回
望
那

一
度
紅
火
的
廢
城
。

其
實
，
家
庭
這
個
城
堡
，
作
用
無
可
替
代
。
人
生
實
際
上
就
是
不
斷

趕
路
，
家
庭
便
是
那
個
流
動
的
營
帳
，
像
蒙
古
包
之
於
牧
人
。

趕
路
趕
累
了
，
自
然
得
歇
息
。
每
天
換
個
驛
站
，
倒
是
新
鮮
，
但
成

本
太
高
，
而
且
舒
適
度
也
未
可
知
，
更
何
況
是
否
黑
店
無
法
鑒
別
。
這

個
時
候
，
能
讓
疲
憊
的
你
安
全
地
、
鬆
弛
地
伸
展
神
經
與
軀
體
，
便
只

能
是
蒙
古
包
這
跟
隨
你
的
營
帳
。

托
爾
斯
泰
有
句
不
斷
被
引
用
的
名
言
：﹁
幸
福
的
家
庭
總
是
相
似

的
，
而
不
幸
的
家
庭
各
有
各
的
不
幸﹂
。
在
深
圳
，
有
句
流
行
語
：

﹁
男
人
很
累
，
女
人
很
辛
苦﹂
。
男
人
要
幹
事
掙
錢
，
當
然
累
，
這
很

好
理
解
。
女
人
呢
，
她
不
管
有
沒
有
事
做
，
都
要
緊
緊
盯
着
丈
夫
呀
，

能
不
辛
苦
嗎
？

關
於
夫
妻
相
處
之
道
，
有
一
個
封
存
的
經
典
故
事
。

女
兒
要
出
嫁
了
，
她
向
母
親
取
經
：﹁
我
怎
麼
才
能
永
遠
留
住
他
的

心﹂
。
母
親
沒
說
話
，
把
女
兒
帶
到
花
園
，
捧
起
一
捧
沙
，
雙
手
愈
握

愈
緊
。
細
沙
慢
慢
從
指
縫
間
流
下
，
手
握
得
越
緊
，
沙
流
得
越
快
，
結

果
手
裡
的
沙
流
失
殆
盡
。

母
親
這
才
說
話
：﹁
女
兒
，
愛
情
就
是
這
樣
，
你
抓
得
愈
緊
，
它
消

失
得
愈
快
。﹂
說
話
間
她
又
捧
起
一
捧
沙
，
這
回
她
沒
有
緊
握
，
而
是

倍
加
小
心
地
捧
着
，
沙
礫
竟
不
再
流
失
。

女
兒
說
：﹁
媽
媽
，
我
懂
了
。﹂

女
兒
真
懂
假
懂
我
不
知
道
，
但
至
少
她
在
進
圍
城
之
前
，
就
明
白
了

一
點
城
內
的
規
則
。
她
是
幸
運
的
。
而
她
的
母
親
，
絕
對
是
個
真
正
的

哲
學
家
。

困
難
的
是
，
無
論
你
有
沒
有
一
個
哲
學
家
的
母
親
，
你
都
得
面
對
圍

城
，
進
與
不
進
總
糾
纏
着
你
。
人
們
又
萬
萬
不
能
按
照
教
科
書
去
生

活
，
這
就
是
難
題
。

有
個
笑
話
，
真
實
性
不
知
道
。
說
一
位
妻
子
，
天
天
在
丈
夫
回
家
時

都
得
檢
查
一
番
，
有
時
在
丈
夫
身
上
發
現
一
根
長
頭
髮
，
便
大
鬧
不

止
。
丈
夫
百
口
莫
辯
，
只
好
任
由
其
發
作
。
忽
一
日
，
妻
子
在
例
行
檢

查
後
一
無
所
獲
，
丈
夫
鬆
了
口
氣
，
以
為
一
夜
無
話
。
孰
料
妻
子
傷
心

欲
絕
，
哭
鬧
尤
甚
，
丈
夫
奇
怪
地
問
她
，
妻
子
掩
面
道
：﹁
你
真
不
可

救
藥
，
現
在
居
然
連
尼
姑
都
搞
哇
。﹂

由
此
可
見
，
人
一
旦
進
了
婚
姻
的
圍
城
，
常
常
會
迷
失
方
向
，
弄
到

智
商
打
折
的
地
步
。

好
幾
年
前
，
參
加
過
一
次
關
於
當
代
家
庭
問
題
的
研
討
會
，
倫
理
學

家
、
情
感
專
家
雲
集
，
會
上
專
家
們
妙
語
連
珠
，
邊
緣
概
念
不
絕
。
休

會
聚
餐
時
，
有
人
無
意
中
做
了
個
測
驗
：﹁
在
座
離
過
婚
的
請
舉

手﹂
，
不
料
舉
手
者
眾
，
超
過
與
會
人
員
三
分
之
二
。
大
家
遂
啞
然
失

笑
。
研
究
家
庭
倫
理
而
且
指
導
別
人
家
庭
生
活
的
人
，
在
家
庭
問
題
上

修
不
成
正
果
，
本
身
就
是
一
個
課
題
。

看
來
理
論
歸
理
論
，
現
實
歸
現
實
。
這
就
是
婚
姻
在
今
天
的
狀
態
。

（
上
周
四
，
二○

一
四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本
欄
作
者
實
為
胡
野

秋
，
僅
此
說
明
。
）

婚姻如沙

美
國
稱
霸
世
界
逾
半
個
世
紀
，
但
她
的
荷
里
活
電
影
卻

控
制
了
世
界
逾
一
個
世
紀
，
在
電
影
的
強
大
攻
勢
下
，
美

國
成
為
正
義
的
化
身
和
夢
想
的
天
堂
，
連
其
國
民
地
位
也

水
漲
船
高
，
美
國
夢
更
成
為
外
來
移
民
者
的
精
神
支
柱
，

而
美
國
女
人
一
度
成
為
歐
洲
貴
冑
或
富
豪
追
逐
的
對
象
。

嘉
麗
絲
．
姬
莉
就
是
美
國
夢
的
化
身
。
︽
摩
納
哥
王
妃
︾
開

頭
專
門
加
插
了
紀
綠
片
段
和
旁
白
：
在
世
界
上
最
小
的
國
家
舉

行
世
紀
最
大
的
婚
禮
。
荷
里
活
影
后
嫁
入
摩
納
哥
王
室
成
為
美

國
夢
的
典
範
。
而
根
據
媒
體
披
露
，
雷
尼
爾
娶
嘉
麗
絲
是
有
政

治
考
量
的
，
因
為
可
以
借
助
夫
人
的
名
氣
攪
動
王
室
的
悶
氣
，

而﹁
親
家﹂
的
強
大
更
有
助
小
王
國
擺
脫
歐
洲
大
國
的
孤
立
。

王
子
的
最
愛
本
是
性
感
尤
物
瑪
麗
蓮
．
夢
露
，
但
家
庭
出
身

良
好
又
形
象
優
雅
的
嘉
麗
絲
才
有
資
格
成
為
王
妃
。
跟
同
期
的

柯
德
莉
夏
萍
、
伊
麗
莎
白
泰
萊
不
同
，
後
二
者
都
在
歐
洲
出

生
、
成
長
，
嘉
麗
絲
卻
是
地
地
道
道
的
美
國
費
城
出
品
，
在
大

蘋
果
城
受
訓
，
荷
里
活
全
力
打
造
，
可
謂
美
式
優
雅
的
象
徵
。

名
氣
和
貴
氣
，
令
她
成
為
風
魔
西
方
三
十
載
的
時
尚
偶
像
。

畢
竟
，
五
十
年
代
的
美
國
人
在
歐
洲
人
的
眼
中
還
只
是
懂
抄

襲
的
暴
發
戶
，
還
不
是
那
麼
自
信
。
電
影
不
但
呈
現
星
光
熠
熠

的
影
后
嫁
入
王
室
後
的
窒
息
和
落
寞
，
也
看
到
歐
美
文
化
的
衝

突
。挾

着
名
氣
和
美
貌
，
眾
人
對
嘉
麗
絲
客
氣
三
分
，
但
對
其
自

由
化
言
行
也
忌
諱
三
分
。
影
片
中
希
治
閣
拿
着
劇
本
找
她
復

出
，
但
一
進
門
，
面
無
表
情
的
管
家
婆
就
邊
走
邊
對
他
下
規

矩
：
你
只
叫
她
殿
下
即
可
，
不
必
加
尊
敬
的
字
眼
，
不
用
叫
她
王
妃
，
只
需

點
頭
，
也
不
用
鞠
躬
，
因
為
她
不
是
英
國
王
妃
。
而
在
保
守
的
政
要
口
中
，

她
更
是
來
自
美
國
費
城
的﹁
下
賤
貨﹂
︱
︱
雖
然
王
子
還
以
對
方
一
拳
。

作
為
歷
史
悠
久
的
歐
洲
大
陸
，
歐
洲
諸
國
都
有
大
量
祖
先
遺
留
下
來
的
瑰

寶
，
紳
士
們
為
此
驕
傲
，
卻
墨
守
成
規
；
他
們
希
望
外
來
思
維
刺
激
，
為
美

國
女
人
的
陽
光
個
性
着
迷
，
卻
擔
心
其
自
由
思
想
破
壞
規
條
。

雷
尼
爾
如
是
，
在
電
影
中
出
現
的
希
臘
船
王
奧
納
西
斯
︵
他
娶
了
積
琪
蓮
．

甘
迺
迪
︶
也
如
是
。
然
而
，
這
種
征
服
名
女
人
的
新
鮮
感
，
很
快
就
隨
着
婚
後

的
日
常
瑣
事
和
公
事
俗
務
而
淡
去
，
尤
其
當
內
子
表
現
得
很
有
主
見
時
。

文化衝突
獨家
風景
呂書練

多
久
沒
看
見
過
彩
虹
啦
？
竟
然
連
一
點
也

沒
有
，
顯
然
是
很
久
了
。
要
不
是
看
︽
澪
之

料
理
帖
︾
，
腦
袋
根
本
不
會
想
到
彩
虹
。

這
本
高
田
郁
著
鍾
嘉
惠
譯
的
小
說
，
第
一

冊
分
成
四
章
，
第
一
章﹁
狐
狸
的
婚
禮
︱
︱

麻
辣
柴
魚
鬆﹂
的
尾
聲
時
，
有
一
段
話
說
：﹁
那

一
剎
那
，
如
霧
一
般
的
雨
自
頭
上
灑
落
，
兩
人
一

齊
抬
頭
仰
望
天
空
。
陽
光
依
舊
，
微
細
的
雨
滴
亮

晃
晃
地
隨
風
飛
舞
，
細
雨
中
出
現
一
道
短
短
的
彩

虹
。﹂然

後
，
小
說
裡
神
秘
的
武
士
說
：﹁﹃
狐
狸
的

婚
禮﹄
呀
。﹂
然
後
又
對
澪
說
：﹁
這
種
太
陽
雨

就
叫﹃
狐
狸
的
婚
禮﹄
。
給
我
記
着
，
妳
這
八
字

眉
。﹂印

象
中
以
前
看
過
的
日
本
連
續
劇
，
對
於
彩

虹
，
都
會
給
一
個
美
麗
的
名
字
，
而
且
有
特
定
名
字
的
彩

虹
，
都
是
在
特
定
的
地
方
或
特
定
的
環
境
下
才
會
出
現
。
而

這
道
名
為﹁
狐
狸
的
婚
禮﹂
的
彩
虹
，
自
然
有
象
徵
的
意

義
。
因
為
武
士
不
知
有
心
還
是
無
意
把
七
味
粉
撒
在
澪
烹
調

的
不
好
吃
的
柴
魚
鬆
上
，
觸
發
了
澪
的
靈
感
，
因
而
創
出
美

味
且
大
受
歡
迎
的﹁
麻
辣
柴
魚
鬆﹂
，
這
不
是
像
一
道
彩
虹

在
天
際
出
現
一
樣
嗎
？

日
本
人
對
於
稍
縱
即
逝
的
大
自
然
美
景
，
總
有
一
番
淒
美

的
感
嘆
，
春
天
盛
開
的
櫻
花
如
是
，
夏
日
閃
爍
的
螢
火
蟲
如

是
，
節
日
裡
自
放
的
煙
花
如
是
，
彩
虹
也
如
是
。
而
港
人
除

了
一
窩
蜂
追
求
櫻
花
季
節
到
日
本
旅
遊
外
，
對
於
其
他
稍
縱

即
逝
的
美
景
，
極
少
人
會
有
傷
感
的
情
懷
。
對
於
彩
虹
，
莫

說
起
個
美
麗
的
名
字
，
就
像
我
一
樣
，
恐
怕
久
已
不
知
其
美

了
。在

既
有
太
陽
也
下
着
雨
的
時
日
，
港
人
都
會
打
着
傘
，
既

遮
雨
也
擋
曬
，
絕
不
會
想
到
天
空
可
能
出
現
彩
虹
。
特
別
是

往
後
的
日
子
裡
，
黃
色
的
雨
傘
可
能
把
難
得
出
現
的
彩
虹
遮

擋
掉
了
。

彩 虹 隨想
國
興 國

日
圓
貶
值
，
說
物
價
下
降
，
也
不
過
主
要
止
於
高
消
費
的

歐
美
名
牌
產
品
。
根
據
導
遊
所
言
，
日
本
人
民
的
生
活
大
部

分
屬
小
康
，
人
人
有
屋
住
有
車
揸
，
分
別
只
在
大
屋
小
屋
，

名
車
和
普
通
車
而
已
。
原
因
就
是
樓
價
穩
定
，
就
說
大
阪
市

郊
三
百
呎
物
業
，
今
日
三
十
萬
港
幣
已
有
交
易
，
只
要
無
懼

地
震
，
退
休
後
閒
錢
用
不
盡
，
對
於
有
意
自
備
度
假
屋
赴
日
消
遣

的
香
港
人
，
還
有
一
定
吸
引
力
。

樓
價
穩
定
，
照
理
地
產
霸
權
問
題
無
可
能
存
在
，
可
是
民
以
食

為
天
的
餐
飲
業
，
跟
香
港
昂
貴
舖
租
的
餐
價
也
相
去
不
遠
，
這
就

有
點
不
正
常
，
表
面
上
其
中
一
款
港
幣
六
元
五
角
的
漢
堡
包
和
同

一
價
錢
的
咖
啡
，
的
確
平
盡
全
世
界
，
跟
一
個
日
本
保
安
談
起
，

他
就
搖
頭
苦
笑
：﹁
總
不
能
天
天
都
吃
這
款
包
，
要
換
口
味
，
同

樣
大
小
的
，
其
他
任
何
另
一
款
就
得
要
付
兩
三
倍
價
錢
了
。﹂

餐
後
吃
個
水
果
也
不
便
宜
，
如
果
照
營
養
師
指
定
每
天
吃
四
份

水
果
，
基
層
家
庭
就
得
要
命
，
在
大
公
司
的
超
市
樓
層
，
普
通
一

個
梨
子
賣
兩
百
圓
︵
約
港
幣
十
三
元
︶
；
好
吃
又
好
看
的
富
有
柿

一
個
五
百
圓
︵
約
港
幣
三
十
多
元
︶
；
購
買
一
盒
鰻
魚
飯
要
二
千

四
百
圓
︵
約
港
幣
一
百
五
十
元
︶
。
如
果
對
比
香
港
針
對
中
產

家
庭
的
超
級
市
場
，
售
價
也
許
差
不
了
多
少
，
可
是
對
普
羅
階
層

的
市
民
而
言
，
相
信
就
很
難
生
活
。

在
京
都
，
清
水
寺
算
是
遊
客
區
，
滿
佈
兜
售
手
信
的
零
食
店

舖
，
門
前
堆
滿
各
式
零
食
，
大
方
任
人
自
由
試
食
，
最
多
還
是
果

子
之
類
，
每
件
約
莫
拇
指
頭
大
，
沒
香
港
半
截
尾
指
頭
那
麼
小
家

氣
。集

中
外
來
遊
客
的
大
阪
心
齋
橋
最
多
衣
飾
光
鮮
的
上
班
族
和
奇

裝
異
服
的
浪
客
，
年
輕
一
代
刻
意
打
扮
得
像
韓
國
明
星
，
不
少
男

生
臉
上
都
抹
上
脂
粉
。
好
幾
家
封
閉
式
七
彩
店
子
，
不
見
有
人
守

店
，
當
眼
處
只
有﹁
無
料
案
內
所﹂
幾
個
漢
字
，
不
懂
日
文
可
就

耐
人
尋
味
，
原
來
意
思
是﹁
不
收
介
紹
費﹂
，
別
以
為
是
什
麼
薦
人
館
，
看

其
中
一
家
附
貼
的
幾
幅
俊
男
大
頭
照
，
就
明
白
是
掛﹁
人﹂
頭
賣﹁
鴨﹂
肉

的
鴨
店
了
，
就
是
色
情
事
業
，
也
不
以
色
情
字
眼
和
圖
片
招
徠
，
他
們
做
成

年
人
生
意
，
開
放
得
來
也
有
一
定
的
道
德
尺
度
。

大阪的「住」「食」「色」 翠袖
乾坤
連盈慧

十
二
月
初
，
日
本
關
西
賞
楓
歸
來
，
未
及
一

周
，
又
匆
匆
馳
赴
赤
鱲
角
機
場
，
踏
上
飛
往
台

北
的
航
班
。
台
北
三
天
兩
夜
的
行
程
，
還
要
避

開
周
末
假
日
，
挑
在
周
中
平
常
日
子
，
節
目
只

有
一
個
，
就
是
在
台
北
的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蹭

磨
一
整
天
！

從
事
藝
品
收
藏
工
作
的
朋
友
，
去
年
底
時
已
預

告
，
台
北
故
宮
在
二○

一
四
將
舉
辦
一
個
有
連
貫

性
、
分
四
個
季
度
推
出
的
書
畫
展
覽
︱
︽
明
四
大

家
特
展
︾
。
據
知
明
代
中
期
江
南
地
區
經
濟
富
庶
，

文
藝
高
度
發
展
，
其
時
以
沈
周
、
文
徵
明
、
唐
寅
、

仇
英
的
繪
畫
成
就
卓
越
，
人
稱﹁
明
四
大
家﹂
。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典
藏
明
四
大
家
書
畫
作
品
數
量
可

觀
，
品
質
精
良
，
策
展
人
分
四
期
展
出
四
大
家
的
作

品
，
完
整
呈
現
明
代
四
家
藝
術
發
展
的
面
貌
。

說
來
令
人
羡
慕
，
人
家
就
是﹁
家
底
豐
厚﹂
，
要

怎
樣
展
就
怎
樣
展
，
欲
窺
全
豹
，
就
每
季
來
一
趟

吧
！
好
友
黃
大
狀
就
是
超
級
粉
絲
，
為
了
完
整
觀
賞

四
大
家
的
作
品
，
每
三
個
月
去
一
次
台
北
故
宮
，
戲

稱﹁
朝
聖﹂
！

過
去
十
一
個
月
，
直
接
或
間
接
旅
遊
台
灣
不
下
三

四
次
，
就
是
無
緣
到
台
北
故
宮
看
看
，
已
先
後
錯
過
了
三
位
才

子
︵
沈
周
、
文
徵
明
、
唐
寅
︶
的
展
覽
，
剩
下
來
的
仇
英
，
展

期
也
是
到
十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為
止
，
怎
能
不
當
機
立
斷
，
來
個

專
誠
拜
訪
！

仇
英
︵1494-1552

︶
原
籍
江
蘇
太
倉
，
後
移
居
蘇
州
。
仇

英
以
畫
為
業
，
雖
出
身
微
寒
，
但
天
資
聰
穎
，
少
時
學
畫
於
蘇

州
著
名
畫
家
周
臣
，
並
受
文
徵
明
、
唐
寅
等
人
影
響
，
繪
畫
成

就
得
到
蘇
州
文
人
揄
揚
。

對
仇
英
的
認
識
，
始
於
二○

○

七
年
在
港
展
出
的
︽
清
明
上

河
圖
卷
︾
。
那
時
北
宋
張
擇
端
的
版
本
與
明
仇
英
版
本
，
被
安

排
先
後
在
港
展
出
，
成
為
藝
壇
一
時
佳
話
！

明四大家特展

琴台
客聚
胡野秋

海闊
天空
蘇狄嘉

一片黃葉從風中飄來，「啪」的一下，打向玻
璃，旋轉着，落向旁邊的窗台，最終從窗台上滑
落，消失在初冬的背景下。它沒有站穩住腳，這
才跌落到樓下更深的地方，儘管那聲音極輕，但
我還是聽見了。抬頭望，原來離窗戶不遠，立着
一棵修長的法桐，樹很粗很高，枝葉已掠過我家
的陽台，探到樓上的地盤上去了。
一陣風來，又有一片葉子被吹轉了一圈，一失
腳，從窗台上跌下來，如一隻蝴蝶，旋舞翩躚
的，要完成一串優美的動作，在這個蕭瑟的初
冬，這樣的情狀，幾乎成了可以複製的景象。地
面離我很遠，然而耳畔卻彷彿聽見「嚓——」的
一聲，寂寂地一響，那是它立足的聲音。太熟悉
了，那飛翔的姿勢，以及飄向地面的聲音，分明
就是一曲生命的絕唱！
樹葉的好，是經多少人讚美過的，然而有些記
憶，卻無關於那些讚美，那些褒獎，那些被歌頌
着的樹葉的精神。記憶裡，大概是七八歲吧，還
是個孩子，弱不禁風的樣子，卻在寒風呼嘯的天
氣裡，拿着一根一米多長的鐵絲，沿着一條街道
走，把一夜寒風吹落的樹葉穿到手中的鐵絲上。
寂寥寒天，身子略顯單薄，穿了紅花棉襖的我，
在寒風中追逐着每一片樹葉。
夜晚風大，第二天的早晨必定是寒冷的，小孩
是不願意在這樣的天氣出門的，喜歡捂被窩。但

是如果哪天不去撿，哪天就會有人在耳邊嘮叨
說，真好的天氣呀，今天晚上的風很大，樹葉一
定落好多！於是禁不住誘惑，又帶着一個筐簍上
路了。雙腳跟着風，眼睛盯着嶙黑的樹，每見到
一片葉，就用鐵絲將它們穿起來，穿成一串好看
的花，等樹葉穿滿了，再擼進柳條編的筐簍裡，
如此反覆操作，直到筐簍被樹葉壓得滿滿的，這
才裹着一身寒氣返回家。
穿樹葉，是童年時期最初的勞動，用一根鐵絲
當工具，半晌才穿幾串葉，不如乾脆拿了橛頭到
田裡刨禾茬。禾茬有麥茬和玉米茬之分，是莊稼
收割之後留在地裡的莖和根。在莊稼收穫過後的
土地上，站滿了刨麥茬或玉米茬的人，不一會
兒，荒草叢生的地塊便被人翻刨一新。禾茬沒
了，還能帶上一桿把，上山摟枯草。把在鄉下是
一種勞動工具，手柄為長長的木把，把頭是綁紮
在一起的竹片，竹片與竹片間留一指間隔，牢牢
捆紮在木棍的一端，末端如十指一般彎曲着。這
樣的工具，我們當地人叫把子。秋天草黃，冬天
葉枯，枯的草葉散敗在草根旁，用把子一下一下
摟起來，捆在一起背回家，用它燒火做飯，只是
比樹枝和禾茬暄了些。
儘管小村的人口並不多，貧困的山區，資源總
是有限的，禾根如此，枯草也是如此，冬天撿柴
也需要爭分奪秒。大人刨茬、把草，小孩子去大

路上穿樹葉。種在庭院裡的樹葉穿不得，角角落
落都不妥。樹有主，葉子當然歸主家，人家自會
慢慢掃。大路上有沿道樹，楊樹、樹桿鐵黑色的
槐樹。樹是公家的，樹葉落了沒人要。楊葉可以
用鐵絲穿，槐葉小，得用掃帚掃。我們那個鄉，
多的是路邊上的槐樹。小小的槐葉，積得多了便
是寶。槐葉落光後，樹上掉下葉筋骨，用小手一
根根撿起捋成把，也是燒火的好材料。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鄉下，有個概念十分大眾

化，就是見到可以燃燒的東西就要拾回家。習慣是
生活的窘迫養成的。冬天也燒煤，一年也不捨得燒
二百斤，捨得燒煤的是鐵業社，叮叮噹噹的大院
裡，南邊有個小偏門，偏門裡是一個大鐵爐，早上
五點前，有人會將一大堆煤渣推出來，倒在外面的
溝窪裡，溝裡的煤渣已堆得一人高，每天還有煤渣
源源不斷地推過來。新倒的煤渣沒滅透，遇到乾草
燃起來，幾束火，弱弱的，不久而熄，隨之塵屑雜
起，有一股硫磺的味道，鑽進冰冷的鼻孔，嗆得人
咳嗽。不顧煤塵，早已等候在那裡的小夥伴，一人
一把小鐵鈎，看到煤灰推出來，爭先恐後地擠上
前，翻找沒有燒透的碎煤渣。
與穿樹葉比起來，撿煤渣就髒多了。撿過煤渣
的手，整天黑黑的。大人說「那小手，髒得都能
偷軟棗了。」在北方，山上不乏軟棗樹，果實紫
黑色，春夏結果，秋天成熟，冬季經霜後發軟，
咀嚼起來糯而甜。《紅燈記》裡的李玉和唱「窮
人的孩子早當家」，李鐵梅也撿煤渣，於是我的
心裡也很自豪。遇到慈祥的長輩，誇一句「三歲
帶來老來相」，勤儉的孩子才能有出息。在嘖嘖
的稱讚裡，更是自豪得了不得！

在樹的家庭裡，最喜歡的是楊柳，一直把它當
作兩種植物，後來讀書才知道，楊柳是柳樹的另
一種稱呼。「楊柳」一詞的出處，大概最早是出
自《詩經·采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
我來矣，雨雪霏霏」。小時園裡種有樹，以柳樹
和木瓜樹最多，但是這兩種樹，春天可以賞其
綠，有裊娜的枝和淡紫的花，到了冬天，葉子卻
像女子的眉，指尖很難對付它，我們就用掃帚
掃，不一會兒就掃起一大堆，垛在牆角，一層一
層的摞，幾乎把牆角垛滿了，用梧桐葉子圍住
它，幾根木棍壓住它，做飯時自上而下抽着燒。
至今天，我們很快樂也很自豪地長大了，光陰
飛逝，年華老去，大街小巷樹葉堆積，卻再也沒
有人撿樹葉了。隨着生活的好轉，日子的富足，
人們先是不再燒樹葉，後是不再燒禾茬，再後來
連樹枝也很少有人去燒了，原因有兩個，一是怕
煙熏火燎，二是為了保護生態。天暖時，家家戶
戶燒煤球，天冷後，家家戶戶燒煤炭。城市裡人
生活更優越，不但不再燒柴禾，就連煤也不燒
了，保暖用空調，做飯用煤氣，燒水用電壺。用
電壺燒水，插上電源看電視，電飯鍋做飯，淘上
米走人。客廳一台熱水器，隨時能喝礦泉水。
有一天去鄉下，見一老奶奶在樹下看孫子，昏
花的老眼瞄呀瞄，用大紅的毛線穿樹葉，八個
角，交疊着，穿好後懸掛在門簷上，在風裡轉，
在門前搖，低頭問孫兒，好看不好看？坐在膝前
的小孩拍手說：好看，好好看！目睹這一幕，便
感慨，儘管滿階黃葉無人掃，但還是有人將它揀
起來，穿成一串好看的花，讓律動的生命在深
秋，點綴出一幅悠遠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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